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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情是推断他人心理状态并分享其情绪的能力，包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涉及共情的神经机制主要有腹

内侧前额叶皮层、前岛叶、中扣带皮层及额下回。现有研究在共情的基本内涵与神经机制上存在诸多不同观

点，对于整合共情研究产生诸多桎梏。本文将总结共情的概念、理论，以及神经认知研究，并指出已有研究

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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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与动作是人与人交往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帮助我们了解彼此想要表达的情感。情感间的互动同

样至关重要，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情绪状态有助于沟通，并且使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保证个体与整个种群

之间的共同进化。共情作为情感互动的桥梁，是个体感受他人情感和内在思想的能力，已成为心理学领

域日益流行的主题。共情能力是个体都有具备的，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因此具有人类跨文化

的普遍性。此外，共情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心理咨询师属于专业的共情者；精神病患者做出令

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他们对受害者没有任何共情”。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注到共情的神经

机制（Decety et al.，2009，2010）。共情作为一种基于生物学的人类共性，应该受到更多重视。本文将

总结共情的基本概述、理论模型，以及神经机制，并就共情的未来研究做一展望。

2  共情的概述

2.1  共情的含义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通过观察、想象或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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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Engen and Singer，2012）。其本质是个体为了更好地

适应社会生活，对他人情感直接或间接的模拟过程。共情最初用于美学和哲学领域中，代表对某物的切

身感受。随后，共情在心理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关注，不同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兴趣各不相同，因此表现在

研究中对共情一词的使用也各有差异，一则将共情理解为认知性心理现象，即分析、推测、理解他人情

绪或心理状态的能力（Hogan，1969）。二则将其理解为情绪性心理现象（Hoffman，1984），又具体分

为两种界定，一种认为共情是指由他人引起，产生与他人情绪一致或相似的情绪（Stotland，1969）；另

一种将共情界定为对他人命运、幸福的关心或同情（Batson and Coke，1981）。以上内容说明，共情具

有内涵丰富的概念界定。根据上述概念性划分，可以从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来理解共情这一心理现象。

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是指对他人情绪的一种替代性分享，其核心是产生与他人情绪状态相一

致或相匹配的情绪反应；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指的是对他人情绪状态和想法、意图的理解（Walter，

2012）。上述概念界定说明，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心理现象。学界也存在认为共情倾

向于知、情缺一不可的观念。戴维斯（1994）认为共情包括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发生在共情者身上的

过程和共情的情感性结果及非情感性结果三者缺一不可。德森特和查米纳德（2003）提出共情应当包含

三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共享、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意识性区分、心理弹性和自我调节。

由此可见，共情作为一种复杂的构念，不仅属于心理状态，还可能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共情

的特质性具有“了解他人的内部感受”“感受他人情绪”的稳定能力和一般性共情倾向（Engen and 

Singer，2012）。共情的表现对个体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使人们体验他人感受，

理解他人的内部状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准确推断他人行为与意图，由此产生有效沟通，

增进与他人的互动（Han et al.，2017）；另一方面还使个体获得间接经验，获取关于周围个体的综合信息，

而不必亲身经历痛苦场景，从而趋利避害（Decety et al.，2009），对于构建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意义

重大（Decety et al.，2010）。

2.2  共情的相关理论

关于共情的理论，可总结为三大视角：一是共情的单维论，该理论认为共情只涉及与他人共享相似

的情感或只涉及对他人状态的推理与认知。梅赫拉比安和爱佩斯坦（2010）认为，共情来源于个体感知、

理解他人当前的状态，并对其进行反应，产生类同的情绪体验。因此该观点认为共情是个体对他人进行

的替代性情绪分享，认为产生情绪体验是共情的关键，社会情感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Kogut and Ritov，

2005）。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内克（2016）对此持反对观点，认为共情更多包含认知成分，其中个体对

他人思想、目的及内部状态的理解、推理和觉知是关键。个体共情过程中存在如观点采择、想象力、心

理理论能力等的认知因素，只要个体对他人状态进行注意、想象或推理，共情就已经发生，因而无须包

含情感因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共情的单维观逐步被研究者所修正。学界提出共情的第二种视角：双维论。

该理论认为共情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彼此区别但又密不可分。共情的情感和认知成分将共同作用，

既需要个体产生与他人当前状态相似的情感反应，也需要个体对他人进行情绪的识别以及行为的推理

（Franklin et al.，2013）。弗里斯多夫等（2015）指出，共情是在认识、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之后产生

的对他人该种内部情感状态的共享。与此观念类似，布鲁门（2016）认为共情是个体站在他人角度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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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内心情绪状态的认知，随后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共情双维论这一融合的观点开始

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得到了神经生理方面的实验证据支持，众多研究都表明，共情包含两个阶段：早期

自下而上的情绪共享阶段和晚期自上而下的认知共情阶段，这两个阶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个体的共情

过程。

近期，在共情的双维度理论的基础上，学者再次提出共情第三种视角：多维度理论。切凯托等人

（Cecchetto et al.，2017）提出，共情应包含三个维度：情绪共享维度（Affective Sharing），涉及的是对

他人情感状态的共享和体验；自我—他人意识维度（Self-other Awareness），涉及在理解他人经历以及

共享情绪体验的基础上，又能将自我和他人进行区分，明白情绪体验来源于他人而非自己；心理弹性力

与自我调节维度（Mental Flexibility and Self-regulation），涉及观察者对由共情而引起的悲伤情绪进行调

节，反映了个体的角色转变与努力控制，使个体不至于陷入悲伤情绪之中而难以做出后续行为（Decety 

and Jackson，2006）。

3  共情的大脑关联性

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研究者们可以对共情现象背后神经机制进行

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如上文所述，共情既是一种短暂的情绪反应状态，又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因此

接下来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3.1  共情的神经基础

共情本质是与他人产生同形的情感体验，因此人们对某种情感产生共情时其大脑的激活模式应与亲

身经历时的情感类似。例如，疼痛是情绪的一种特殊形式，当个体产生疼痛共情时主要激活的区域是前

扣带皮层和前脑岛等脑区（Jackson et al.，2005，Lamm et al.，2010）。同样，维克尔等（2003）的研究中，

对被试观察他人厌恶表情及自己闻到难闻气味时的脑部活动进行对比，发现两种条件同时激活后脑岛和

扣带前回，说明共情是个体发生对他人情感模拟的过程。此外，这个过程中激活的表征情绪的区域有下

丘脑、杏仁核、基底神经节、伏隔核、前脑岛、前扣带回（Carr et al.，2003，Morelli et al.，2015）。

现实生活中，当个体看到他人身体受到伤害时，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好像伤害

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研究者认为，个体对他人行为、感觉和情绪的理解是通过激活自身与这些状态

相应的神经活动来进行的，即在知觉和行为之间有着类似的表征编码形式（Prinz，1997）。说明共情

是有模仿特性的，这与镜像神经元存在关联。研究者在针对恒河猴大脑的研究中发现镜像神经元，即

恒河猴在观察他人动作时会引发其前运动皮质 F5 区域神经元的兴奋（Rizzolatti et al.，1996）。目前，

人类镜像神经元主要包括腹侧前运动皮层的额下回、顶上小叶、顶下小叶等区域，而另一些脑区，比

如杏仁核、脑岛、扣带回等也被认为具有镜像神经元的特性（Preston and Waal，2002；Matsunaga，

2011；Schulte-Rüther et al.，2010）。由此可见，由镜像神经元所组成的神经回路也可能是共情重要

的组成部分。

当个体在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时，常常受到文字或信息的影响，设身处地地了解小说或电影里的情

境和主人公内心的感受，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这涉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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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即指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情绪、意愿和信念等的认识，以及据此对行为进行因果

性解释和预测的能力（Flavell，2004）。以往研究发现，心理理论的主要脑区包括内侧前额叶、颞上沟、

颞顶联合区等区域（Frith and Singer，2008，Van Overwalle and Baetens，2009）。心理理论的脑成像元

分析结果报告发现，内侧前额叶、颞顶联合区、颞上沟被激活（Carrington and Bailey，2009，Callicott et 

al.，2005，Zaki and Ochsner，2009）。以上这些脑区均构成了表征自我及他人心理状态的神经网络，进

而理解和感受他人情绪感受。

3.2  共情反应的神经基础

根据情绪信息的不同类型可知，人们共情反应的认知加工也存在差异。以往研究发现，刚出生

的婴儿就会因为其他婴儿的哭声而感到不安，并产生更多的哭泣反应（Field et al.，2007，Martin and 

Clark，1982，Simner，1971）；说明，情绪可以通过行为观察，伴随着无意识的模仿行为而产生。在

这个过程中，感觉系统可以通过无意识的情绪“感染”过程，自动地与他人的情绪感受产生共鸣。值

得注意的是，一些情绪信息不能直接具有感染性，当个体在阅读一段感人的文字时，虽然有视觉参与，

但是这种简单的情绪“感染”并不能促进对情绪信息的理解和加工，这就需要人类高级的认知加工系统，

如丰富的想象和思维能力才能完成信息的理解和加工过程（Morelli et al.，2014）。那么对于初级感觉

情绪信息，个体是如何产生共情的呢？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人的愤怒表情时会产生更多皱眉

的活动，这与个体自身产生类似情绪时的面部肌肉活动是一致的（Dimberg，1982），说明自动模仿可

能是对情绪面孔产生共情反应早期成分。同时，个体的共情能力越高，对情绪面孔的模仿行为越明显

（Sonnby-Borgström，2003）。

近些年，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学者对共情的感官情绪信息反应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卡尔等（2003）

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分别观察、模仿呈现的情绪化面部表情图片，发现都均激活了颞上沟及额下回，表明

共情的前提是观察到情绪的内在动作表征，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脑岛在镜像神经系统和边缘系统中起到

的作用。以往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上出现的他人面孔表情和评价自己对该表情的情绪反应时，

均发现了额下回的激活（Schulte-Rüther et al.，2010，Schulte-Rüther et al.，2008）。贾比和凯瑟斯（2009）

要求被试观看他人的厌恶表情视频，结果发现激活了自身经历类似情绪时的脑区，如额下回、前脑岛及

邻近的额叶岛盖，并进一步验证，前脑岛以及邻近的额叶岛盖的活动与额下回存在关联。总之，通过镜

像神经系统与个体情感系统相互作用，人们可以与他人的情感信息产生共鸣。

个体在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时通过自我心理的模型完成。以往研究发现，当人们预测在一个假定的

情景中另一个人可能存在何种感觉时，人们可能会想象或回忆自己经历类似的事件时会有怎样的想法或

感受，然后推理另一人会经历同样的情感状态（Suddendorf，2007）。说明，个体在加工其他个体的心

理状态时，可能会将他人的状态转化为与他人相似的自我心理表征，通过这种自我投射的方式来模拟他

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能进一步的产生与他人一致性的情绪感受（Cheng et al.，2010，Cikara and Fiske，

2011）。近些年来，采用神经生理技术，更多的实验证据支持了共情具有高级情绪信息这一观点。佩里

等人（Perry et al.，2011）发现，当要求被试判断自己、朋友和陌生人所遭遇的情绪事件时，自己和朋友

有相似的神经活动，而与陌生他人不相似，主要体现在海马活动的差异上。梅耶尔等（2012）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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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他们在研究中操纵了实验条件，分别让被试看自己的好朋友及陌生同学遭受社会排斥，结果发现

共情产生的脑岛及前扣带回仅仅在好朋友条件下才会激活。而且，朋友条件激活了个体的腹内侧前额叶，

但是陌生人条件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且腹内侧前额叶与脑岛及前扣带回之间存在着更强的功能连接。

同时，以往研究发现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会通过腹内侧前额叶的连接作用激活共情过程中情绪的相关

脑区，从而与共情对象产生情感上的共鸣（Walter，2012）。腹内测前额叶皮质及周边系统主要参与包

含外部刺激在内的自我相关加工过程，同时与杏仁核、前脑岛等情感加工的区域联系紧密（Van der Meer 

et al.，2009）。

3.3  共情特质的神经基础

以往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大脑结构存在对应关系（Xu and Potenza，2012；Cheng et al.，2010）从

大脑结构的角度发现，共情特质的性别差异；相比于男性，女性在额下回的三角部和顶下小叶上有更

大的灰质体积，且额下回的三角部的灰质大小可以正向预测个体自我报告的特质情感共情的水平。巴

尼西等人（2012）从共情量表（IRI）的四个维度的得分与大脑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发现，在情感

共情成分上，共情关注维度得分与左侧楔前叶、左侧额下回及左前侧扣带回的灰质体积成反比，而个

体忧伤维度得分与左侧躯体感觉皮质的灰质体积成反比，但是与左侧脑岛的体积成正比；在认知共情

成分上，观点采择维度上的得分与左侧前扣带回的灰质体积增加有关，而想象力维度得分与右背外侧

前额叶皮层灰质体积增加有关。伯恩哈特等（2014）发现，前脑岛在额叶前部，额缘及中线结构网络

系统中充当着共情的主要枢纽的作用。奇塔姆等（2014）研究发现共情特质与海马和背内侧前额叶等

脑区的灰质体积存在紧密的联系。埃雷斯等（2015）探讨了被试在认知和情感共情量表上的得分与大

脑灰质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也发现情感共情与脑岛皮层的灰质体积呈显著正相关，而被试自我

报告的认知共情水平越高，中扣带回 / 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的灰质体积越大。根据上述研究可知，个

体共情特质上的差异也有其所对应的脑结构基础，这种对应关系与共情产生时的神经环路是可以相互

印证的。并且，共同说明，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其动作模仿能力越突出，情感加工能力也更强，也

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情感。

4  未来研究展望

从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借助认知神经技术已经加深了对共情的理解。然而，

共情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其神经机制也非常复杂，未来研究可

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探讨。

共情的遗传生物基础还需要深入探讨。以往研究者从特质共情的遗传生物基础进行探索，最近尝试

从基因差异的角度探索个体特质差异的原因（Gong et al.，2015，Matsunaga et al.，2017）。这说明共情

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基础亟待探索。

以往研究共情多以量表或状态启动的方式考察，得到的结果多以量表得分或启动状态作为共情的判

断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研究方法，以更多形式探讨共情。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共情的潜在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如何影响神经反应。相似性、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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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突显性都是共情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研究共情的影响因素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洞察共情失

败的情境，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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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Empathy

Xu Zekun1 Zhao Chunl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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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is the ability to infer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others and the ability to share emotions, 
which is divided into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empathy. The main neur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mpathy are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terior insulin, middle cingulate cortex,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 Existing research has concepts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neural mechanism of empathy, 
which has many shackl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mpathy research.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the concept, 
theory and neurocognitive research of empathy, and poin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gaps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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